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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父親在留學日本時﹐就參加了革命黨的同盟會﹐主要是跟

于右任老先生一起做事﹐他們兩個感情非常好﹐可以說像兄弟一

樣﹐大家不分彼此。我後來幫于右任老先生在監察院工作﹐有時

爸爸他們的革命黨朋友來探訪﹐于老先生就會叫我進去﹐介紹說

這是誰誰的小姐。爸爸的朋友說﹐妳的媽媽好像是……﹐不講下

去了﹐我就說我媽媽是日本人。噢﹐妳是日本太太生的。我就笑

笑說﹐我爸爸窮的很﹐只有一個太太呀。我在老先生面前真的是

比較輕鬆的。 
說回來﹐那時可能是滿清政府吧﹐我父親在日本參加革命黨﹐

主要負責幫助留學生。我母親是日本人﹐也幫忙我父親和革命黨

做事情。父親在日本是學法律的﹐後來我看他的履歷﹐有幾位寫

小說的告訴我﹐因為要在日本主持革命黨協助留學生的工作﹐為

了能合法待在日本﹐爸爸在日本連續讀了兩個大學學歷。爸爸在

文學方面很有研究﹐日文很不錯﹐幫留學生寫論文什麼的﹐幫忙

把論文翻譯成日文﹐提供一些經濟資助。爸爸博學多才﹐對《易

經》也很有研究﹐有好多人都很欽佩我爸爸﹐問他運程什麼的。

爸爸回國比較晚﹐是在（辛亥）革命成功後。 
我家一共五個孩子。大姐真如生在日本﹐蘋如是我二姐﹐她

是否生在日本我就不知道了﹐大我不到十歲﹐對人很客氣﹐總是

笑嘻嘻的。她犧牲時有人說 26 歲﹐有的說 23 歲﹐我們家裡說是

23 歲。我大哥海澄是老三﹐後來當空軍飛行員犧牲了；二哥南陽

是老四﹐學醫的；我叫天如﹐是家裡的老么﹐最小。那時主要都

是姐姐在照顧我﹐媽媽主要幫忙照顧爸爸和他的朋友。爸爸對媽

媽很尊敬﹐兩人感情非常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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媽媽是日本人﹐她家裡的具體情況我不太清楚﹐她從來不提﹐

大概是那種日本武士道家庭吧﹐她講話偶而會流露出來﹐好像與

政府有一定關係﹐說的難聽點﹐也許屬於後來慢慢衰敗下來的貴

族。我們有一個表舅﹐在日本皇宮裡當醫生。媽媽是家裡的老九﹐

媽媽嫁給爸爸時﹐跟家裡也鬧革命了﹐她家裡反對她嫁給中國人﹐

把她的名字從戶籍中取消了。後來﹐只有媽媽的大哥偷偷與媽媽

來往﹐好像他大媽媽 20 歲。 
媽媽不太說話﹐很安靜。後來我才知道媽媽很了不起﹐在日

本時就幫了爸爸很多忙﹐為革命做了很多事﹐但她從不多說話﹐

很謙虛。我到了臺灣以後才知道﹐媽媽的中文非常好﹐可以寫中

文信。媽媽去世的時候﹐蔣中正專門給題了一幅字﹐“教忠有方”﹐

四個大大的字。上海淪陷時﹐人家問媽媽﹐妳是日本人﹐現在日

本跟中國打仗﹐妳怎麼看﹖媽媽說我嫁的是中國人﹐姓中國姓﹐

孩子也是中國姓﹐姓什麼﹐就是什麼地方的人﹐也是中國人。媽

媽非常要面子。到臺灣後﹐我幫于右任老先生做事﹐在監察院管

外交公關。有一次去日本大使家玩﹐他們開車送我回家﹐大使太

太說順便來看媽媽﹐她們都認識﹐也很熟。剛好媽媽在家裡弄花

草﹐穿了一件普通旗袍。大使太太一走﹐媽媽就罵我﹐妳怎麼可

以這樣﹐不事先打招呼﹐多丟我們中國人的臉。她很少罵我。 
父親後來在上海的法院裡做事﹐做到首席檢查官。法院在公

共租界裡﹐叫特區法院﹐主要審判在上海犯罪的外國人。我父親

雖然不是做政府工作﹐但和政府還是有來往的﹐他的許多朋友都

在政府裡的。後來聽說父親另外給政府做工作﹐至於父親給政府

做過什麼事情﹐之前我不曉得。這是重慶的一個材料﹐上面說到

父親給政府做地下工作﹐這兒蓋著中華民國的印章﹐不可能是假

的﹐上面有我父親和姐姐的事情(中央撫卹委員會發佈褒獎令說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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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鄭鉞同志蟄居上海﹐暗中指揮地下工作﹐並令其長女蘋如實行

鋤奸﹐後遭敵偽毒手”)。1 其實他們搞不清楚﹐我父親和姐姐做

的事情是單獨分開的﹐他們之間沒有聯繫。 
我二姐比較活潑﹐初中的時候就寫壁報﹑寫傳單﹐打倒日本

什麼的﹐很愛國。我母親也不管﹐由得她們去做。我那時雖然很

小﹐但是還記得﹐有次家裡突然來了一些縫紉機﹐姐姐和同學們

一起做衣服﹐說是給傷兵做衣服﹐大哥和二姐都很積極。後來兩

個哥哥去日本留學﹐是官費留學﹐大哥學航空﹐二哥學醫﹐照理

和父親會有一定關係。父親是租界法院的清官一個﹐我們家裡的

生活不很富裕﹐可是生活很平穩﹐是很正常的家庭。就是有一點﹐

我們的家教非常嚴﹐父親好說話﹐但管我們小孩子很嚴﹐我一直

就覺得我們家很特別。比如父親哪天拿了一樣東西回來﹐也許是

水果﹐這個東西很好吃﹐父親不說給我們﹐我們都不會要﹐他說

你要吧﹐拿去吧﹐我們才會要。我父親非常愛小孩﹐可能我是最

小吧﹐父親對我特別好些﹐對哥哥﹑姐姐差不多﹐都是很嚴格的。

到臺灣後﹐有一次監察院女同事來我家玩﹐我們在外面大聲聊天。

過了一會兒﹐媽媽就把我叫進去說﹐妳講話不可以這麼輕鬆﹐如

果再這樣﹐我就不是叫妳進來﹐而是要到外面當著妳朋友的面說

妳了。我們家就是這樣的﹐家教很嚴。 
姐姐做這些（反戰抗日）事﹐受我表舅的影響很大。表舅姓

阪﹐媽媽來到中國以後﹐他也來到了上海﹐還改姓中國姓﹐叫徐

耀中﹐學講中文﹐學京戲﹐後來還娶了個中國太太﹐但沒有孩子﹐

所以他很喜歡我們家的小孩子。日本和中國正式開戰以後﹐表舅

來到我們家﹐不進來﹐只站在門口跟家裡傭人說﹐告訴他們﹐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國民政府文官處公函﹕〈准中央撫卹委員會 36 年 11 月 4 日撫字第 1818 號函請

轉陳明令褒揚鄭鉞同志一案經陳奉〉﹐複印件。引文中標點為筆者所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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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後不會再來了﹐因為我是日本人﹐你們是中國人。然後他就做

日本人的事情﹐開會反對戰爭什麼的﹐姐姐後來就是常常參加他

們的會議。表舅雖然不再來我們家裡﹐但對我們小孩還是很好﹐

有時在路上看到我們﹐經常給我們一些好吃的東西。他很喜歡我﹐

可能我是家裡最小的吧。 
後來二姐讀法律﹐認識一個男同學（嵇希宗）﹐這個姓嵇的

男同學年紀很大﹐他的女兒跟我差不多大。他想到我家來﹐向父

親請教法律問題。一般情況下﹐姐姐的女同學來家裡都要被問來

問去﹐更不要說男同學了。我當時想﹐這下連祖宗三代都要被查

了。那個人姓嵇的同學來到我家裡﹐見到父親就鞠躬﹐表現得很

尊敬﹐向父親請教了一大堆的法律問題。後來聊天才知道﹐原來

他是陳立夫堂弟的朋友﹐我父親和陳立夫都是革命黨﹐也認識﹐

所以父親允許讓他經常來家裡了。 
那時姐姐和表舅很接近﹐他們都是反對日本和中國戰爭的。

後來我才知道﹐原來姐姐是想幫中國的忙﹐她常常接近舅舅﹐就

是想從反對戰爭的日本人中幫忙中國探聽一些消息。舅舅的身份

我實在不知道﹐在日本我們有好多親戚﹐我曾經調查﹐結果一個

字都調查不出來﹐他們不給我。還是有個寫書的日本人﹐幫我找

到媽媽家在日本的親戚。 
舅舅和姐姐都是反對日本和中國戰爭的。那時候日本人分成兩

派﹐一派是軍人﹐東條呀﹐部隊的﹐是要打仗的；另一派的是首相﹐

是天皇的助手那一派﹐反對日本和中國戰爭。我姐姐經常跟這一派

反對戰爭的日本人來往﹐參加他們的聚會。姐姐是日本血統﹐日文

很好﹐他們日本人也不避諱﹐姐姐很懂得應付。姐姐把從日本人那

兒聽來的消息﹐告訴姓嵇的﹐其實他是國民黨中統的﹐陳立夫是中

統。我記得那時候姐姐沒有參加什麼中統﹐應該是最末了才參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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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。姐姐的條件是不管怎樣﹐你中統不能洩露我的名字﹐我幫你們

忙﹐一有消息就告訴你們﹐可是你們千萬不能有底子。 
其實姐姐在日本人之間來往探聽消息很不容易﹐又要上學﹐

又要怕我爸爸管。我們家裡的家教很嚴﹐爸爸永遠是家裡的頭﹐

雖然是交給媽媽管家﹐但爸爸一回家就要問﹐誰誰誰表現得怎麼

樣。爸爸人緣很好﹐對外面的老百姓很好﹐他們有事都來找他﹐

就是有一樣﹐我們家裡的家教很嚴﹐對跟什麼人來往﹐特別是女

孩子﹐管得很緊。記得有一次﹐我們萬宜坊的鄰居家﹐從美國來

了個親戚﹐帶了個電吉他﹐她家的女兒跟姐姐是朋友﹐約好晚上

讓姐姐過去聽。吃過晚飯﹐大概七點鐘左右﹐姐姐準備去﹐爸爸

就不准她去。姐姐說﹕都約好的﹐去幾分鐘就好啦﹐否則太不好

意思了。爸爸嚴肅地說﹕不要去就是不要去。我當時在旁邊聽了﹐

覺得爸爸好嚴厲。 
後來汪精衛要叛變﹐姐姐從日本人那裡聽來消息﹐就告訴姓

嵇的﹐馬上通知重慶了。重慶說不可能呀﹐蔣介石下來就是汪精

衛了﹐是二號人物﹐怎麼可能﹖姐姐又去問那些日本人﹐結果是

真的﹐真的有人逃走了。這樣類似的事情﹐零零碎碎太多了。姐

姐做的都是反對日本戰爭方面的事情。 
 

 
那時候中國有個游擊隊﹐很大很大的司令﹐叫熊澗東。中國那

時候好多地方都淪陷了﹐安徽沒有淪陷﹐游擊司令說起來都跟搞諜

報的﹑中統局有關係。游擊隊司令被 76 號給抓到了﹐被關起來了﹐

說要槍斃。有一天﹐游擊司令的太太來到我家﹐她個子不高﹐胖胖

的﹐年紀有三四十歲﹐人家說她本事大得很﹐身上有兩把槍﹐開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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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三部車﹐聽說很厲害﹐後面都有機關槍﹐我不曉得﹐是聽說的。

那時姐姐已經幫他們做事了﹐也認識他們的人了。她一進門第一句

話﹐我記得很清楚﹐那時我 13 歲了﹐她一上來就對姐姐說﹕鄭小

姐﹐妳的身份暴露了。她講“暴露”﹐當時我覺得“暴露”這兩個

字很奇怪﹐所以記得非常清楚。姐姐就看著她﹐一直沒說話。她說﹐

我沒辦法﹐我要救我丈夫﹐同時游擊隊也很需要他﹐那麼多人。我

去找了漢奸的頭﹐就是那個姓丁的﹐他要認識妳。姐姐就一直不說

話。司令太太說丁默邨作過妳的校長。姐姐一個初中生﹐怎麼能跟

高中校長認識﹖姐姐一直沒說話﹐只是看著司令太太。丁默邨給司

令太太開了三個條件﹐一個是要他們的副司令﹐副司令叫張瑞金﹐

因為人家張瑞金很聰明﹐聽說抓權抓的很厲害﹐比熊澗東司令還厲

害；第二個是有一個女的﹐常常跟另一派日本人在一起﹐長得很漂

亮﹐有人說是日本人﹐有人說是中國人﹐對我們非常非常不利。司

令太太就說﹐她是你的學生呀﹐我們熟的很﹐她是中國人。就這樣﹐

她把姐姐給供出來了。丁默邨說我一定要認識她﹐妳給我這兩個人﹐

我就放了司令。他一共提了三個條件﹐還有一個條件我不記得了。

司令太太說﹐我為了救我丈夫﹐沒辦法呀﹐張瑞金已經給弄走了﹐

是吃東西放上麻藥﹐已經給 76 號送過去了。丁默邨說要認識妳﹐

現在怎麼辦﹖其實你們認識了也好﹐對妳爸爸也好﹐不然妳爸爸每

天上班下班﹑進進出出的也不安全﹐對妳們家也好。那時候﹐我父

親已經是首席檢查官﹐院長也沒有了﹐手下有兩個庭長﹐一個管民

事﹐一個管刑事﹐不知民事還是刑事的庭長﹐就是郁達夫的哥哥﹐

叫郁華﹐被他們暗殺打死了。他家裡也都是愛國的﹐他太太在幫忙

傷員服務時﹐耳朵都被炸壞了。郁伯伯死了﹐我們家的人都很傷心﹐

我當時小﹐不太曉得﹐看到爸爸媽媽很傷心﹐因為我們大家都很熟﹐

姐姐知道後心裡也很氣。但是無論怎麼說﹐在那個時刻﹐76 號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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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家根本遠得很﹐沒有什麼關係﹐而且他們已經開始殺人殺得不

得了了。司令太太說他們就想要認識認識妳﹐怎麼樣﹖我們就等妳

回信。姐姐就一直不說話﹐後來說讓我考慮考慮。這樣講完﹐司令

太太說我等妳消息﹐就走了。 
姐姐馬上把情況告訴姓嵇的。姓嵇的就跟陳立夫堂弟講了。陳

立夫的堂弟叫陳寶驊﹐當時是在上海主持的頭﹐姐姐以前不認識他﹐

就是這次才認識的。他跟姐姐說﹐重慶有消息來﹐要把丁默邨這個

人去掉﹐這個人太危險了。這根本都是很晚發生的事情﹐書和文章

什麼的都講﹐好像姐姐很早就認識姓丁的﹐根本不可能。我那時

13 歲﹐我記得很清楚很清楚的。我姐姐和哥哥都是愛國的﹐我小

時候也是愛國的﹐幫助他們做過事。陳寶驊說妳認識他以後﹐要想

辦法把他騙出來﹐在外面才能把他殺掉。就是這樣才會有姐姐要去

騙他出來。後來他們見過兩三次面﹐每次都有姓熊的司令太太在邊

上。後來要動手的時候﹐當然熊太太不能在場。姓嵇的帶來一個姓

陳的﹐叫陳彬﹐他們暗殺部分都由不同人負責﹐陳彬這個人手下是

動槍的人。姓陳的就到我家裡來﹐本來是不可能來家裡的﹐應該那

時候我父親已經知道姐姐做的事情了。郁華郁伯伯出事後﹐姐姐就

跟爸爸攤牌了。本來我爸爸以前很不高興我姐姐﹐我不知道為什麼﹐

總是父親覺得他這個女兒有什麼事情﹐對她很嚴厲。到後來兩個人

感情很好﹐因為爸爸已經曉得姐姐幹的事情了。後來另外一個庭長

也給他們殺掉了。死得很可憐﹐是用斧頭砍死的。他的兒子是臺大

的校長﹐叫錢思亮﹐錢思亮的兒子就是當大使的﹐叫錢復﹐報上從

來都不登。76 號的人真是狠毒。 
就這樣﹐姐姐借機會認識了姓丁的﹐這是發生在很後面的事情

了。妳說當時的一個初中生﹐怎麼可能與校長有什麼關係呢﹖當然

姓丁的這種人有錢﹐兩人認識以後﹐要送東西給姐姐。姐姐就說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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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我皮大衣吧﹐因為賣皮大衣的那個地方﹐馬路很寬﹐很安靜﹐方

便行動。姐姐跟中國方面已經說好了﹐動槍的那天是 24 號﹐也就

是兩人認識以後短短幾天。根本不像外面的那些書上亂說﹐什麼在

跳舞廳門口等﹐根本不可能﹐也不需要。因為我記得很清楚﹐都是

在我家裡發生的事情。 
那天汽車停在了皮衣店門口﹐時間很短﹐人根本還沒進去﹐

小說上說的給錢什麼的根本沒有﹐人要是進去了﹐就不容易打了﹐

一定要在外面。人要進去的時候就開槍﹐當時不知道出了什麼情

況﹐負責開槍的兩個人中的一個人槍壞掉了﹐打不出子彈；另一

個全打在了汽車上﹐沒打到人﹐失敗了。那是民國 29 年 12 月。

那個時候我們在家裡頭﹐已經聽姓嵇和姓陳的兩個人說﹐中統的

人在上海被抓了 80 幾個人。姐姐兜了幾個圈子回到家裡﹐姓丁的

打電話到我家﹐讓姐姐去自首﹐說即使我放過妳﹐我手下的人也

不答應。結果姐姐就和姓嵇的及陳彬商量。我始終懷疑這個陳彬

已經叛變了﹐他手下一個人的槍子彈卡住了﹐不能打﹐一個子彈

全打在汽車上﹐這不可能嘛﹐一定會有一槍能打到人身上。姓嵇

的告訴姐姐說﹐妳不要管﹐快逃走。姐姐說爸爸年紀大了﹐還有

這麼一大家人﹐我不能走。姓陳的就說﹐不要緊﹐不要緊﹐妳去

自首﹐法律上自首的判刑都會減輕﹐況且我們裡面有人﹐說不定

在裡面還能打死他。我那時候年紀小﹐在旁邊聽了﹐也不知道是

不是危險﹐覺得跟演電影一樣。姐姐那時是抱著犧牲自己的精神﹐

決定去自首。 
25 號那天她跟媽媽說﹐不要在家裡做飯了﹐咱們出去吃吧﹐

就陪媽媽和我們一起出去吃飯。父親在上班﹐沒有一起去。26 號

下午三點半﹐姐姐走了。姐姐要走的時候我知道﹐我不記得我自

己是怎麼樣表情﹐只記得我大姐的女兒 — 大姐結婚三年就去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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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﹐小外甥女由媽媽帶大﹐抱著姐姐哭呀哭呀﹐不讓她走。我也

不記得那時是不是知道姐姐去自首﹐還是逃走﹐不過我記得那時

候我贊成姐姐逃走﹐逃走只是一段危險的路﹐過去之後就是游擊

隊了﹐就可以送到內地了﹐就安全了。我學醫的二哥知道姐姐是

去自首的。 
 

 
姐姐走了﹐後來寫過兩封信給家裡。媽媽心裡很難過﹐但也

不說話。爸爸也不說話。爸爸平時下班都是六點多﹐26 號那天回

來特別早﹐四點半﹑五點就回來了。平時爸爸下班回來﹐都會很

和譪地摸摸我的頭﹐問乖不乖呀。26 號那天一回到家﹐就和媽媽

講日語。爸爸平常跟媽媽在我們小孩子面前從來不講日文﹐除非

兩個人有什麼事﹐關在房間裡才講日文。我不太懂日文﹐哥哥姐

姐們都懂﹐我大概的意思能聽明白。爸爸馬上問媽媽姐姐在哪裡﹐

然後就不再說話﹐回到自己屋子裡就起課。爸爸會《易經》﹐會

算命﹐還挺準。我就聽見這麼一句話﹐“唉呀﹐從此以後我們見

不到了。” 
姐姐走了以後﹐家裡的氣氛很沉悶﹑很沉悶。我們全家人都心

裡難過﹐但是大家也都不說出來﹐都如常生活。我每天放學回家﹐

就希望能有什麼動靜﹐結果一直也沒有消息。我知道﹐如果爸爸答

應去投降﹐他們一定會放回姐姐的。但是有一樣﹐汪精衛政府裡有

的人也很恨我爸爸﹐爸爸是清官﹐跟他們不同﹐姐姐做這樣的事﹐

他們很恨。可是日本人很想我爸爸去做事﹐日本人盯得很緊﹐派個

律師叫陳紀鳳﹐來過兩次﹐勸說爸爸給日本人做事。當然爸爸一直

沒有答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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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這樣﹐日子一天天地過去了。2 月份的一天﹐離姐姐走以後

兩個多月﹐我放學回家﹐看到爸爸媽媽兩個抱在一起痛哭﹐我的

小哥哥靠在墻上哭﹐是有人告訴說姐姐已經犧牲了。我那時候很

氣憤我的小哥哥﹐衝上去埋怨他當初為什麼不勸姐姐逃走﹐我年

紀小不懂﹐你年紀比我大呀﹐你不應該贊成姐姐去自首。現在想

也許他心裡有苦衷﹐可能是冤枉他了。現在想起那天的情景﹐心

裡還是很難受。 
後來最最難過的一件事﹐就是姐姐的屍首。76 號人找我們家

要錢﹐給了錢才能領回姐姐的屍首。他們要很多的錢。那時上海

都被封鎖了﹐我們家沒有錢。姐姐出事以後﹐日本人把我們家的

保險箱什麼的都封鎖了﹐是我陪媽媽去清點的保險箱﹐所以記得

很清楚。結果﹐我們家拿不出錢﹐所以姐姐的屍首也沒有領到﹐

至今也不知道在哪裡。 
大陸方面沒話說﹐在上海福壽園給姐姐立了一個雕塑﹐雖然

姐姐是國民黨﹐但還是把姐姐當烈士﹐那時候反對戰爭也不分什

麼黨派的。本來要給姐姐做個墳的﹐可是什麼都沒有﹐找不到姐

姐的遺骨﹐就立了個雕塑。我現在想起來﹐心裡還是很難過。這

是我心裡很難過的一件事情。 
原來在上海的時候﹐日本方面有個做情報的﹐叫花野吉平﹐

很喜歡我姐姐﹐他們那時候都是四﹑五個人一起開會﹐沒有機會

單獨相處。川島芳子手下有個很厲害的女間諜﹐叫渡邊的﹐喜歡

花野﹐很嫉妒姐姐。姐姐犧牲以後﹐她就一直盯著我們家﹐不放

過我們家﹐跟我們家搗亂。有一天我放學回家﹐發現兩個男人跟

蹤我﹐我很害怕﹐就跳上有軌電車﹐跟司機說有人要綁票。那時

候愛國的人很多﹐我在司機幫助下才逃掉跑回家。我也不懂為什

麼要綁票我﹐可能是跟我爸爸有關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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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來珍珠港事件發生﹐租界也沒有了﹐我爸爸就開始逃難了﹐

在上海的朋友家裡東躲西藏﹐都是我陪著﹐前後有一年多時間。 
那時候我爸爸在上海給重慶做一件事﹐幫助過很多人﹐幫助

他們逃難到重慶去。很可惜﹐我把爸爸的名冊弄丟了。那個時候

上海淪陷了﹐但租界還在﹐要逃難到重慶的那些人﹐先由爸爸寫

信﹐再去找杜月笙的表弟﹐叫朱文德的﹐我們叫朱伯伯﹐是在銀

行做事的﹐後來當了立法委員。從我爸爸那裡拿了信以後﹐再到

朱伯伯他那邊去拿錢﹐再到重慶。因為逃難差不都是全家都過去﹐

所以需要的錢很多。那些人拿了我爸爸寫的信﹐到重慶去就可以

安排做事情﹐有工作做。我爸爸在上海就管這個事﹐應該是爸爸

與朱伯伯他們兩個合作吧。後來爸爸身體實在不行了﹐病得很厲

害﹐沒辦法就只好回家了。 
回到家沒幾天﹐渡邊就來了﹐帶了三輛軍用汽車。她跟我媽

媽很客氣地說﹐聽說妳先生不舒服﹐我們請了很好的醫生來看看

他﹐是軍隊的醫生。媽媽說﹐謝謝妳﹗那時大家都有假面具﹐表

面都客客氣氣的。我記得爸爸原來躺著﹐後來坐起身﹐醫生看了

看﹐說不要緊﹐吃些補藥﹐然後就走了。我就知道爸爸病得很嚴

重﹐否則日本人肯定要帶走爸爸的。爸爸後來不久就去世了。 
爸爸去世也很特別。4 月 1 號﹐媽媽到學校找我﹐讓我趕快回

家﹐我還以為日本人又來搗亂呢。她說爸爸算了一卦﹐說他要走

了﹐他要歸天了。我說﹕媽媽﹐今天是愚人節啊﹐爸爸在家裡沒

事情太無聊﹐不要開玩笑。媽媽說﹐他很認真的﹐沒有開玩笑。

我聽了趕緊跟媽媽回到家。那時小哥哥好像是住校。我們家很文

明﹐家裡什麼話都攤開來說的。爸爸問我﹕媽媽有沒有告訴妳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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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回答說﹕媽媽告訴我了。爸爸說妳坐下。爸爸不叫我坐﹐我還

不會坐下呢。爸爸的原話我不大記得了﹐大概意思是﹕一個人不

是說父母生下來就下來的﹐生下來時都是揹著一個包袱來的。就

是說﹐人一生做好人﹐還是做壞人﹐在包袱裡都有。好人都是會

到這個地方去。他指了指天﹐上面有好多好多門﹐好人怎樣都會

到這個地方﹐我相信我做人還不錯﹐我也會到這個地方去﹐妳們

放心﹐不要替我擔憂。我一聽就傻了﹐那時候家裡已經空了﹐本

來還有朋友﹐因為日本人總來搗亂﹐也沒什麼人來我家了。我對

爸爸說﹕媽媽是日本人﹐不懂中國規矩﹐我也不懂﹐（這後事）

怎麼辦呢﹖爸爸說﹕這簡單得很﹐我的朋友都是佛教的﹐妳去請

教他們﹐他們會幫忙安排。我告訴妳日子﹐今天是 4 月 1 日﹐一

直到 7 號是最凶的日子﹐我決定 8 號走。我聽到以後趕快去找爸

爸的好朋友﹐上海有名的小兒科醫生﹐把事情跟他說了。徐伯伯

過了一會兒到我家﹐跟爸爸說他在附近出診﹐看過病人後順便來

看看爸爸。他幫爸爸把了把脈﹐聊了一會兒就走了。照規矩客人

走﹐我們都要送到門口的﹐徐伯伯就對我說﹐看來妳爸爸拖不到

那麼久﹐也許是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。我說不會的﹐爸爸說是 8
號。徐伯伯走了以後﹐我問爸爸應該做些什麼﹖爸爸說﹐到 5 號﹐

妳去找我的朋友﹐他們會來幫忙料理的。後來又交給我一個名單﹐

說這上面都是去成都﹑重慶的人﹐讓我把這個名單帶到重慶去。

那上面有 70 幾個人名﹐很遺憾﹐這個名單後來我怎麼也找不到了。 
8 號下午﹐爸爸開始吐血﹐一直吐。到了晚上﹐爸爸突然好了﹐

不吐了。爸爸留著仁丹鬍子﹐他讓我幫忙修修。爸爸為了逗媽媽

開心﹐我剪好後他開玩笑地對媽媽說﹕太太﹐這個小理髮師還不

錯﹐要多給點小費。我當時還想﹐爸爸不像要走的樣子嘛﹐如果

朋友明天一早來唸經﹐這不是騙人家嘛﹐多丟人。我哥哥這時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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趕回家了。爸爸對媽媽說﹕跟妳夫妻 30 年﹐都是平平安安﹑愉愉

快快的﹐妳是個好太太﹐我也不是個壞傢伙﹐只有妳一個太太。

因為那時好多人都有好幾個太太﹐爸爸只有媽媽一個日本太太。

媽媽說﹕是呀﹐我也不壞呀﹐對你忠誠了 30 年。爸爸說﹐不見得

吧﹐妳不是事事對我忠實吧。就指了哥哥的小孩對媽媽說﹐妳告

訴我說這是真如同學的孩子﹐這其實是海澄的孩子吧。因為那時

候規定學生不能結婚﹐大哥海澄去重慶以前瞞著家裡在上海偷偷

結了婚。大哥去重慶以後﹐還曾經讓我去問大嫂能不能去重慶。

後來大嫂跟別人去了馬來西亞﹐就把小孩交給我們家﹐媽媽怕爸

爸生氣﹐沒有敢講實話﹐只說這是我大姐真如同學的孩子﹐寄養

在我家。其實爸爸早就知道﹐只是一直不說破。爸爸又跟我和媽

媽說﹐妳們不要哭﹐我就要脫離苦海了。因為爸爸生病﹐又要東

躲西藏的﹐其實很辛苦。第二天一清早﹐爸爸的朋友來家裡唸經﹐

爸爸就這樣走了﹐他走得很平靜。 
爸爸走以後第三天﹐媽媽告訴我她夢到爸爸了﹐說爸爸穿著

和尚衣服﹐頭上披著白紗﹐站在荷花上面﹐光著腳。過了兩個禮

拜﹐我放學以後﹐順便去爸爸朋友家道謝﹐把媽媽的夢說了。爸

爸的朋友告訴我﹐那不是荷花﹐應該是蓮花﹐說坐缸有一定規矩﹐

怎麼是光著腳呢﹖讓我去殯儀館找懂佛的人再問問。結果我當天

回家晚了。一回家﹐媽媽就埋怨我說﹐妳看妳真不孝順﹐不早點

回來﹐我剛剛又見到妳爸爸了﹐仍舊頭披白紗﹐這次是坐在蓮花

上﹐可還是光著腳。我一聽﹐馬上找了個同學﹐陪我趕快衝到殯

儀館﹐因為天已經晚了﹐就快要戒嚴了。到了殯儀館﹐人家問我﹐

這麼晚來這裡﹐妳不怕鬼﹖我說我爸爸是菩薩﹐我不怕。他們就

說﹐居士是不是原來在小禮堂﹐後來轉到了大禮堂﹖因為當時我

們家沒錢﹐選在小禮堂﹐後來爸爸的朋友不同意﹐就轉到了大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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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。我趕急說對呀。他說小禮堂留下包東西。拿來一看是一包鞋。

我當即就燒掉了﹐回去以後又買了一包也燒掉了。後來﹐媽媽就

再也沒做那樣的夢了。爸爸還交待我們﹐過三年把他火葬﹐原來

三年以後打完仗了﹗結果﹐我叔叔呀﹐好多親戚都來了。爸爸都

算好了。本來我是基督教學校﹐信奉耶穌﹐禮拜天要上教堂做禮

拜﹐姐姐是天主教﹐講聖母瑪利亞。爸爸從來也不管﹐無所謂﹐

那時候上海綁票很厲害﹐只要學校離家近﹐安全就好。 
姐姐當時有個男朋友﹐叫王漢勛﹐江蘇宜興人。我們都認

識﹐很熟﹐姐姐當時行動都有我嘛﹐好多時候都會帶著我這個

小尾巴。他們是在同學會上認識的。當時上海許多人中學在大

同中學﹐大學就上了上海交大。大同中學是胡家三兄弟辦的﹐

很有名。大同中學校長胡敦復有一子二女﹐他家也住在萬宜坊﹐

王漢勛跟他兒子是朋友吧﹐具體什麼關係我不太清楚﹐胡家小

女兒胡福南﹐跟姐姐是同班同學﹐就這樣大家一起參加同學會。

那時候時興同學之間軋朋友﹐結果把王漢勛拉給姐姐﹐這樣大

家就認識了。認識不久﹐王漢勛就去了重慶。後來﹐兩個人都

是靠通信聯絡。 
王漢勛是空軍﹐是空運隊 20 大隊大隊長﹐管運輸﹐運東西﹑

運人﹐還有轟炸﹐都是大飛機﹐後來執行任務時犧牲了。我大哥

哥海澄從日本回國以後﹐不久也去了重慶當空軍。王漢勛的職位

比我哥哥高好多﹐他是空軍二期的﹐我大哥哥是 11 期的。 
王漢勛個子高高的﹐人很漂亮。宋美齡那時候管空軍﹐她出

國去買飛機的時候﹐都是帶上他去的。他有個好處﹐就是大飛機﹑

小飛機都能開。外國人分得清得很﹐開大飛機的不能開小飛機﹐

開小飛機的不能開大飛機。 
爸爸去世以後﹐為了安全﹐媽媽讓我逃難去重慶﹐投靠爸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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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朋友于右任。當時日本﹑中國的飛機轟炸很多﹐船很遲才到漢

口﹐重慶政府安排接我們這些家屬的人多等了兩個星期﹐等不到

就回去了。一起的人有些就回去了﹐我不肯就這樣回去。當時瘧

疾很嚴重﹐我把身上帶的金雞納膏都給了村長﹐說找游擊隊走。

一路經湖南湘潭﹑長沙﹐身上帶的錢都用光了﹐後來我也得了瘧

疾﹐路上很苦﹐耽擱了很長時間﹐輾轉經桂林到了四川。我到重

慶以後﹐找到了有關係的人來接我﹐才知道大哥已經犧牲了。哥

哥的同學告訴我﹐哥哥一直很擔心我﹐執行任務前還說﹐妹妹出

來 80 多天了﹐還沒到﹐不知怎樣了。我很惱﹐沒有能見到大哥一

面﹐就差四天。如果我能夠早一點到﹐就好了。 
到重慶以後﹐我在成都見到了王漢勛﹐現在想起來還很難過。

那時候在打仗﹐訊息很不通暢﹐尤其是他在成都空軍﹐整天在上

面飛來飛去﹐也不太經常看報﹐所以他並不知道姐姐犧牲了。我

告訴他姐姐不在了﹐他也不相信﹐以為我們在說假話騙他。見到

我以後﹐他很傷心﹐掉眼淚了﹐問我是不是姐姐在上海跟別人結

婚了﹐說我曉得妳姐姐很漂亮﹐上海有很多人追她﹐她怎麼可能

等我這麼長時間﹐況且我待在這個地方﹐像個鄉巴佬一樣。他一

直沒有忘記姐姐。那時候給他介紹女朋友的人很多﹐可有一樣﹐

他請人家吃飯時說﹕唉呀﹐妳吃這麼多飯吶﹐我從前的女朋友﹐

吃飯吃的少得很﹗每次出國﹐他都買了好多東西﹐都是給我姐姐

的東西﹐衣服呀什麼的﹐那時交通不方便﹐沒法帶到上海﹐就都

存在他一個同學叫毛瀛初的家裡。當時他還想讓我住到這個同學

家裡﹐方便照顧我。我後來被于右任老先生安排住在張大千在成

都的房子裡。他執行任務犧牲前幾天﹐還捎信給我﹕聽說妳要結

婚了﹐我讓人帶個毯子和無線電﹐是送妳的結婚禮物。結果再也

沒見到他﹐當然東西也沒有收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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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實關於姐姐﹑哥哥犧牲的事情﹐過去我們在家幾乎從來都

不提﹐大家也不說﹐如常過日子﹐也沒有找過政府。關於姐姐的

事情﹐現在出來的書啊文章什麼的﹐有好多根本是在亂編﹐編故

事﹐他們說我姐姐要綁票日本首相的兒子﹐妳說他是他爸爸派來

的﹐幫忙中國人的﹑反戰的﹐我姐姐綁票他有什麼用﹖這不是胡

說八道嘛﹖其實很多小說﹑文章都是在編故事﹐實在是很幼稚。

還有﹐說姐姐有屋子﹐姐姐哪裡有屋子﹐根本不可能的﹐我們每

天到時候一定要回家。 
前段時間有很多人來找我﹐有日本人﹑中國人﹐找到我家裡

問我﹐像妳看這個就是上海《一個女間諜》那個寫小說的﹐叫許

洪新寫來的﹐希望我能告訴他我家裡的事﹐就是姐姐的事﹐爸爸

的事﹑媽媽的事﹐他根本不知道情況﹐否則不會寫這樣的信﹐讓

我介紹下列什麼什麼人的情況﹐讓我詳細告訴他。我是告訴他一

點點﹐但寫出來好多都不對。把我氣的呀﹐我都罵我上海的侄子﹐

也就是我大哥的孩子﹐姐姐發生事情的時候﹐他才兩歲﹐話都不

太會講﹐知道什麼事情呀﹗結果兩個人（侄子鄭國基和許洪新）

做了好朋友了﹐在一起胡亂編﹐一下子說姐姐跟漢奸說﹕到我們

家裡來坐一坐；一下子說姐姐在跳舞廳門口等他們。跳舞廳﹐我

們家裡怎麼可能有這種事情﹐簡直莫名其妙嘛﹗其實我這個侄子

很愛國﹐親自到重慶﹑南京的空軍烈士公墓的石碑去找大哥 — 也
就是他父親的名字﹐可是卻把我姐姐弄得四不像﹐就好像從前小

說裡的女間諜一樣﹐開玩笑﹐我們家裡那麼古板﹐怎麼可能。還

有﹐我們家與周圍鄰居的關係很好﹐他們出的那本書裡說鄰居們

拿石頭扔我媽媽﹐根本不可能有這回事﹗我很氣我上海的侄子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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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知道就不要亂編嘛。 
還有這本書裡照片也修的四不像﹐把姐姐描的一塌糊塗﹐哪

裡有這種笑話﹐畫得像什麼樣子﹖根本就不像了。哪有一個人的

嘴像鳥的嘴一樣﹐突出來的﹖不提了﹗姐姐個子很高﹐五呎六吋﹐

照相的時候總是人有點縮起來。還有﹐那時照相穿的衣服都很特

別﹐是當女嬪相穿的﹐特殊場合才穿﹐平時生活中都不是這樣的。 
李安的電影我沒有看過﹐也不感興趣。聽說他請人吃飯﹐來

了好多記者﹐可能是記者多事吧﹐說李安想見我。我沒有理他﹐

有什麼可說的﹖我們沒什麼話可談。那時候我就開了一個記者會﹐

我在記者會上沒說什麼﹐我也沒罵人﹐也沒說什麼﹐就發了一個

聲明﹐只是說我很氣憤。我就是表白一下﹐電影不真實。後來好

多記者來過﹐還有香港的鳳凰衛視。那時候我請了一個律師﹐姓

方﹐後來才知道請錯了﹐原來他跟李安他們都熟得不得了﹐糟糕

的很。後來我就給了他一點錢﹐就算了。他就寫了這麼一封律師

信﹐就在報紙上一登﹐有什麼用﹖ 
妳看這個是日本人寫的東西﹐我覺得很有意思﹐寫我媽媽的

身世。有人在日本拍了一個電視片﹐他們到我家裡﹐跟我談過一

點點﹐我反對了﹐說裡面的衣服也不對﹐時間也不對﹐講話的態

度也不對﹐你們拍電視一定要經過我本人同意。結果片子拍出來

後也沒有給我看。有朋友看到了﹐告訴我的﹐那時候我有好多情

報來源。 
我們家裡的家教很嚴﹐父親管我們管得很嚴﹐尤其對姐姐﹐

我們每天到時候一定回家﹐姐姐根本不可能在外過夜﹐哪裡會在

外面自己有房子﹖他們說姐姐帶著槍去 76 號自首﹐那也不對。姐

姐是從家裡去自首的﹐我們家根本不可能有槍的。再說姐姐怎麼

可能帶著槍去﹐那還不一下子被搜出來呀﹖有許多話﹐他們怎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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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亂寫﹖很幼稚﹐都是不可能的事情。還有的說姐姐讓姓丁的

到家裡來坐坐﹐準備在家裡進行暗殺﹐我們家裡面有老﹑有小﹐

這麼多口人﹐妳說這可能嗎﹖怎麼搞行動﹐不是很可笑的事情﹖

根本不符合事實嘛。有許多話很可笑﹐說姐姐在跳舞廳門口等﹐

要找機會認識丁默邨﹐姐姐怎麼可能這麼做﹖首先跳舞廳﹐說起

來在我們家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﹐根本扯不上關係；還有姐姐

確實很漂亮﹐她守在那裡﹐人家一下子就會注意到﹐所以說真是

很幼稚﹐怎麼可能呢！ 
因為媽媽是日本人﹐還有表舅的關係﹐我們家跟很多高尚日

本人關係都很好﹐姐姐也跟很多高級的日本人都有來往﹐很熟悉

的﹐經常參加他們的聚會。她要搜集情報﹐根本不需要去找漢奸。

所以說那些書呀什麼的﹐根本是在瞎編。再有﹐就是一般有活動﹐

姐姐也都會帶著“小尾巴”﹐或者我﹐或者小哥哥。我那時還小﹐

去應酬不是帶我﹐多數是小哥哥跟著。我有時會被帶去參加那些

反戰日本人的會議。他們有一個辦公室﹐很大的旅館裡﹐租了一

層﹐幾間屋子。我一般都是在外面﹐有桌子﹑茶几什麼的﹐上面

有些吃的﹑喝的東西﹐政治方面的事情我就不懂了。 
那時爸爸和姐姐做事應該是分開的﹐爸爸有段時間很不高興

我姐姐﹐回到家裡看到姐姐﹐我總是感覺他心裡有什麼特別的情

緒。可能是爸爸不知道姐姐做的事﹐肯定是有朋友在外面看到了﹐

回來講給爸爸聽﹐說你家小姐經常跟日本人在一起﹐怎樣怎樣

的……。後來郁華給打死以後﹐姐姐就跟爸爸公開了她做的事﹐

兩人的關係就好了。每天早上爸爸要上班去﹐經常會說﹕“我要

去上班了﹐有沒有人有什麼事要我辦呀﹖有沒有信要去寄呀﹖”

姐姐就說﹕“爸爸﹐……”爸爸就笑眯眯地說﹕“又是妳呀﹗那

拿來吧。”這說明他同意姐姐和王漢勛的關係了﹐他認可他們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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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朋友的關係了。所以說起來﹐我們家裡是很快樂﹑很幽默﹑很

不錯的家庭。像電影﹑小說裡說的那些﹐好多都不是真實的。 
還有一樣不好的事情﹐就是人家認為做間諜就都是浪漫得很﹐

總是怎麼怎麼樣﹐姐姐又很漂亮﹐做這種事﹐就是利用這個啦﹐

其實不是這樣的。想想真是太過分了﹗太氣憤了﹗唉﹐姐姐也真

是……當然姐姐漂亮﹐有人喜歡她是另外一件事。被人喜歡很普

通﹐我們也可能會有人喜歡嘛。 
其實日本人還是很敬重我姐姐的﹐很尊敬我們家﹐特別是那

些反對戰爭的日本人﹐如果不尊敬﹐事後就不會與我們再來往了。

我還記得珍珠港事件的前兩天﹐有個日本人打電話來我家﹐那段

時間家裡的電話都是媽媽接﹐他們講日文﹐意思讓爸爸趕緊逃走。

我媽媽問為什麼要爸爸逃走﹐那邊就說日本人要進租界了﹐會對

你們不利。媽媽問為什麼要告訴我們﹐那邊說因為我們欽佩愛國

的人。 
姐姐後來也救過共產黨。我記得有一個女的﹐是福建人﹐帶

個孩子來﹐胖胖的﹐讓姐姐幫忙救她丈夫﹐因為我父親在法院有

一定生殺權。姐姐幫她找了一個律師﹐教他寫一份悔過書﹐後來

救出去﹐送到內地去了。還有其他的我就不記得了﹐只是因為她

常常到家裡來找姐姐﹐帶個孩子﹐所以我記得。 
本來想要出本書的﹐是中文﹐計劃在美國出﹐有兩個朋友幫

我整理材料﹐因為我太生氣﹐前段時間一直生病﹐也就給耽擱下

來了。我也是想不開的人﹐想到從前的事情﹐心裡覺得太冤枉﹐

想到愛國愛到我們家這樣﹐哥哥﹑姐姐﹑爸爸﹑媽媽﹐還有姐姐

的男朋友﹐最後被人家隨便拿來這樣亂寫﹐真是太冤枉了。唉﹐

風風雨雨總是有很多事情﹐不提了。 
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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